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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对清华校庆日校友返校留下

深刻印象的，要算 1981 年清华建校 70 周

年的那次。工字厅前的纪念石“清芬挺秀，

华夏增辉”就是 1981 年校庆立的。我们那

时觉得校友们从各地返回清华母校是最自

豪、最风光的事，老校友们胸前的红色名

签上，最吸引人的莫过于19xx的那几个字。

如今，我们也毕业 30 多年了，在清华

读书时的往事一幕幕浮现脑海，一个个或

清晰或模糊的零碎片段，在回忆中逐渐聚

拢。学校的大环境对每一位同学的成长无

疑十分重要，但是班里的小环境、宿舍的

局部氛围对同学的影响也同样显著，给大

家留下的印象绝对深刻。

我们宿舍的“约法三章”

我们班共有 34 位英雄好汉、

巾帼须眉，来自全国 12 个省市，

平均 17 岁，男女生比例 31：3。

男生住在一号楼，女生住在新斋。

我和刘益东、沈威、张键、

胡文堂、林斌、李平芳七人入学

时住在朝北的 346 房间，后来班

内南北互换时搬到了朝南但只能

住六人的 349 房间，李平芳没有

过来。346 是一个大房间，四张上

下铺以外，中间有几张大桌，足

够我们七人同时看书、写作业。

因此我们一开始都是在宿舍上自

习。好在刚入学，大家都老实，慢慢地大

家也就习惯在宿舍上自习了。晚饭后七人

安安静静地看书、写作业，有互相讨论的，

也都小声说话。其他宿舍的同学来聊天，

一看七人规规矩矩看书的架势，立马就知

难而退了。这样不知不觉形成了我们宿舍

的第一个约定：晚饭后宿舍是自习的地方，

不能大声喧哗。在宿舍上自习的习惯坚持

了将近一年，到大学二年级我们才分散到

教室自习。在宿舍自习的效率虽然不会高

过在教室，但是将近一年的坚持，对我们

树立良好习惯无疑起到了很好作用。记得

制图课我们全班一共 6 位同学期末成绩优

秀，其中 5 位在我们宿舍。

第二个约定：宿舍不是打牌的地方，

谁要想打扑克牌另外找地方。这是跟着第

我的同学 我的班

○梁曦东 (1979 级电机 )

1984 年毕业前，高九班 349 宿舍全体同学。左 3为梁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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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约定而来的，这个约定伴随了我们整

整五年，不管是在 346 还是在 349 房间。

那时没有网络，刚入学也没电视，打牌是

最普遍的娱乐活动，到高年级有些同学与

时俱进，开始打桥牌，但是不在宿舍打牌

的约定我们一直坚持下去了，包括周末。

大二以后虽然在宿舍自习的人很少了，但

我们宿舍一直是比较安静的。

第三个约定是关于文明用语：说话不

能带脏字。当时跟七字班、八字班相比，

九字班刚入学就是一帮孩子，说话带脏字

比较普遍。记不得是谁在哪天卧谈会上提

议：说话不能带脏字。结果一呼群应，并

定下规矩，谁在宿舍说话带一次脏字，罚

款一个钢蹦儿（记不得几分了），而且找

来一个玻璃罐头瓶，立即执行。一开始大

家还不太适应，但随着罚款数额的增加，

脏字明显减少，不到一个学期，想罚谁的

款就太难了。包括吵架，也是“文明争执”，

不许骂人。

这个“约法三章”当时并没有什么“顶

层设计”，是我们自己逐渐形成的，虽然

都很不起眼儿，但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绝

对不小，而且效果持久。这三十年中，我

也多次跟我的学生们说起班级乃至宿舍局

部环境的重要性。

在“工程师的摇篮”里成长

清华过去一直以“工程师的摇篮”而

自豪，我们入学时，大红横幅上也写着：“欢

迎你，未来的工程师”，可是并非每位进

入清华的学生都愿意成为或适合成为工程

师。

1979 年入学时，我们系还叫“电力

工程系”，我们专业是“高电压技术与设

备”。在很多外人的印象中，这专业名称

听着就吓人。入学不久的一天傍晚，班主

任杨学昌老师说带我们去高电压实验室参

观。参观了什么现在完全记不得了，只记

得全班在高压试验厅的铁丝网外站好后，

听说要加高压了，只见试验区里一道闪光，

伴随着一声巨响，像打雷，然后又重复了

几次……现在看来，当时施加的电压应该

在三十万伏左右，这肯定是我们第一次见

识高压放电。后来上专业课，还有老师说，

高电压不危险，因为“全国每年触电的，

几乎都是 220 伏低电压的”。好在班里没

听说谁被吓着不敢学了。

当时大家对挑专业不太敏感，觉得只

要进了清华，学哪个专业都可以，不像后

来那么讲究。可是来自黑龙江的沈威不一

梁曦东学长当年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信封和
入学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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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他是有艺术天分的，绘画极好，后来

想转建筑系。记得他提交的有素描好几张，

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一米高的油画作

品。在 349 宿舍一笔一笔，画的爱因斯坦

跟画报上的一模一样。那是我第一次见人

画油画，真的把我们这些小伙伴们都惊呆

了。我们很庆幸他没转成，那时转系真的

很不容易。沈威的外形也很有艺术气质，

接近一米九的大个子，我们班的两座珠穆

朗玛峰之一（另一座是来自吉林的杨海军），

说起话来从来不紧不慢，轻声细气的，一

副好听的男中音，后来参加了学校合唱团。

沈威似乎从不跟人急，这可能部分地出于

保护嗓子的需要，我就没听他说话超过 50

分贝过，而且语速从来只有我的四分之三。

北京来的刘益东是我们班唯一的高压

专家的第二代。他来到高 9 班，应该是他

老爹选择的。可是他压根儿就不喜欢工科，

有点进错了“摇篮”的感觉。可是人家虽

然不喜欢，但依然硬着头皮在八年中拿下

了高电压的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只不过

在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主动跟高电压“绝

缘”了。

班主任杨老师无数次地强调，学高压

的人数学一定要好。我们班数学最好的要

数来自辽宁的王百宽和来自江苏的许国祥

了。王百宽是好几年的学习委员，许国祥

简直就是高 9 班的“文征明”，那一手小

楷般的钢笔字写得极为规整。一直到刚毕

业的《高九通讯》，我写好了发刊词，都

还是请许国祥抄录后才复印给大家的。有

一年暑假，我们两个去卢沟桥，见到了乾

隆皇上的“卢沟晓月”碑，但是以我们二

人的细心，在卢沟桥上走了一个来回，还

是没数清楚有多少石狮子。

那时的任课教师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的不少，比如教高等数学的盛祥耀老师，

讲课不用看讲义，整黑板的公式推导，外

加精确到小数点后好几位的计算结果，从

来是一笔写下来不带犹豫的，让我们佩服

得不得了。专业课里面印象深的教师就更

多了，比如教电机学的李发海老师、教高

电压绝缘的薛家麒老师、教高电压技术的

陈秉中老师、教过电压的高玉明老师、教

高压开关的张节容老师、带我们西安实习

的吉嘉琴、王昌长老师等。李发海老师的

电机学讲得特别生动，跟工程应用结合

的很多。记得期中考试，我和王百宽考了

100 分，李发海老师为鼓励大家，说谁期

末再考 100 分，总评就给 100 分。结果期

末我又考了 100 分，李老师也果然兑现诺

言。能在电机系的几门“硬课”中拿到一

个满分真不容易，其他几门专业课，再也

没听说谁拿到 100 分了。

“工程师的摇篮”并非只有工科的课

程、工科的知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

清华这座得风气之先的殿堂，当然更有条

件邀请到社会各界名流学者来举办讲座。

胡松华在大礼堂的一曲《从草原来到天安

门广场》，让我们这些从小听惯了“革命梁曦东学长毕业时荣获优秀毕业生的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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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和样板戏的孩子第一次领略了歌唱

艺术的魅力；刘德海几次来清华，他演奏

的《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飞花点

翠》等名曲令人过耳不忘；钱绍武来清华

讲雕塑；李苦禅大师的得意弟子来讲国画；

聂卫平也不止一次来清华讲解围棋。清华

的各种讲座对大家绝对是意外之喜，犹如

春风化雨。学校提供各种氛围，能从中汲

取多少养分，看你自己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上苍把这 34 颗聪明的脑袋放在一个集

体中，一定有他的道理。每人都有他的长处，

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

并且互相学习。孔老夫子很早就明白这其

中的道理，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孟子他

娘也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三迁，挑人。

刘益东虽然对工科不感兴趣，他对人

文社会科学等其他方面可是偏爱有加，自

学起来孜孜不倦。各种社科类讲座他比我

听得多，说起来萨特、尼采、普利高津、

朦胧诗等一套一套的。张键则对“控制论、

信息论、系统论”情有独钟，一再向我们

推荐：“现代的工程师如果不懂‘三论’

是完全不合格的。”林斌对外国小说兴趣

浓厚。胡文堂看书的用眼卫生习惯绝对不

好，可是人家怎么看都不近视，真让人“羡

慕嫉妒恨”。有一天我在三院上自习时，

在桌上看到哪位清华高手刻下一副上联：

“近世进士尽是近视”，印象深刻，可惜

多年未见满意的下联。

入学不久，我买到一本《唐诗三百首》，

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兴趣，后来在全校

选修课时，我和刘益东都选了《中国古代

史》。《论语》《老子》《孙子兵法》是

我曾经向同学们推荐的中国文化最简洁的

读本。从通史和文学、哲学、美学等专门

史的角度看，从围棋、太极拳等不同的应

用角度去体会。不知不觉中，我体会了搭

建适合自己的知识结构的重要性。有了史

学的基本构架，其他各方面的内容可以相

对容易地拼装进来，容易理解，也容易记住。

这就好比有了检索系统的图书馆，知识就

容易被存储、被调用。另外，有了中国文

化的底子，再去看西方文化，也容易对照

学习、对照记忆。

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兴趣方向，但是

经常的交流、讨论、介绍、辩论，使得我

们又在自己的兴趣之外涉猎了不少其他同

学的方向，比如第三次浪潮、大趋势、李

约瑟难题等共同关注的话题。这样一个互

相学习、互相督促、互相鞭策的环境远不

是自己在家一个人自学所能比的。沈威音

乐、绘画很棒，我们跟着欣赏；张键像模

像样地练习书法，我们其他几人也买来颜、

柳、欧、苏的字帖，可是轮到自己写的时候，

总感觉学颜真卿时，写出来的像一堆肥肉；

学柳公权时，写出来似一堆软绳，由此深

深感慨理解性学习和动作性学习的完全不

同。

申沛泽是我们班男生的老大哥，性格

果断、脾气火爆，大学五年我们班就只有

他一位班长。李东担任了五年的组织委员。

李庆余是五年的生活委员，勤勤恳恳为大

家服务，毕业时他是唯一外地生直接留京

的，全班没有二话。毕业设计的某一天，

高压实验室楼外变压器突然起火，虞育号

毫不犹豫，拎起灭火器就跟老师们一起去

灭火。

王永勇是典型的小资，对戴望舒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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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念念不忘，

完全没有来自黑龙江的东北汉子的样子；

张伟东的小提琴演奏，一亮相就立马征服

了全班；赵建平的眼镜片永远那么“朦胧”，

似乎永远在进行哲学思考；杨海军绝不是

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喜欢逗乐，且能言善

搅，无论对何人何事，嘴皮子上都不会输，

除了高电压操作规程以外，他大概从来没

有把任何外加的要求放在眼里。那些约束

别人的规定，在他眼里都是“龟腚”；钱

中民看国外小说手不释卷，刘益东赠送雅

号“钱大公子”。毕业前考研究生时，班

里不少人报考了，可是就在考研的第二天

早晨，杨海军叫他起床去考试，他居然因

睡意正浓，把被子往头上一蒙，继续睡，

不去考了。真是举重若轻，潇洒如此，没

有辜负“钱大公子”的雅号。

姜小英、任艾棣和李雯靖是我们班“珍

贵而重要的”半边天，在男生粮票不够吃

的时候，二话不说慷慨解囊。那些年的清

华男生，应该都对女生的支援十分难忘。

我们班女生让男生难忘的还有另一方面，

三位女生来自京津，年龄比男生大一些，

说起话来就有一副大姐姐教训小弟弟的派

头。以至于毕业留言时，还有某女生在某

男生的留言册上写下“你什么时候才能长

大”这样令人终生难忘的经典句子。

为了能健康工作五十年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每位清华

学子不懈追求的标杆，如今三十年已过，

我们完成了 60%，及格了。基础课、专业

课的学习情景，很多人在多年后都记不清

了，但是班里体育活动的珍贵镜头，不管

经过多少年，大家都记忆犹新。

踢足球是不少清华男生的经常性项目，

认识的一块儿踢，不认识的也掺和进去踢。

我们班最大型的体育活动，就是朝南宿舍

和朝北宿舍的男生踢“南北大战”，一次

就需要上场 22 人，还不算替补，绝对是普

及型的“群众运动”。自己班踢完了还要

跟其他班踢，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班长申

沛泽就在与外班的一次比赛中，咔嚓一声

巨响，腿断了！好在打上石膏几个月后痊

愈了。

大三体育课，王永勇硬拉着我去选修

武术。武术课结束后，我留在武术队学习

太极拳，1983 年和 1984 年参加首都高校

武术邀请赛，均有奖牌斩获，为学校和高

9 班争了光。太极拳也成为我多年的健身

项目，成为我从清华学到的终生受用的本

领之一。

我们班体育最拿得出手的还是要数半

边天姜小英，人家在娘胎里就会打球。姜

小英作为清华乒乓球女队的主力，打了五

年的北京高校乒乓球锦标赛。单打、双打、

混双、团体，奖牌拿到手软，绝对是我们

班的骄傲。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无比怀念我

可爱的同学、难忘的班。梁曦东学长保存的“毕业瓜会”请柬


